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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稿

族谱学对江南文化史研究的意义
———以全祖望《重修全氏族谱》为例

□詹海云

摘要：族谱学是中国宗族中最重要的文献，故凡是修年谱、家谱、宗谱、族谱的家人莫不怀着

不坠先人之绪的战战兢兢心情谨慎搜集文献。此类著作都经历长期不断的修正、补充，它除了永

怀家风、垂范后世子孙的家庭教育作用外，也为学术史、社会史、文化史、政治史、风俗史等提供了

许多丰富的原始素材。全祖望《重修全氏族谱》是对其家族由北方南迁及在江南繁衍发展的探

讨，其中牵涉了江南诗社、画社、心学、家学、遗民、隐逸、君王、外戚、大臣的史料，不仅是移民史、

方志史，也是江南文化史的重要史料。

关键词：族谱学；江南文化史；全祖望；《重修全氏族谱》

作者简介：詹海云，文学博士，西南交通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。

一、全祖望《重修全氏族谱》的重要性

正史、稗史、笔记、文集、方志、类书、政书等都是学术上重要的文献资料。正史虽有

专传、别传、合传、史表、艺文志，以补人物或人物与事迹记载的不足，但吉光片羽仍不能

展现历史的全貌。有些资料无法深入探讨，更遑论要研究人物与事迹在当时的交互关系

和影响。此时，族谱学的研究就有很高且丰富的学术价值。

由于族谱是中国宗族中最重要的文献，故凡是修年谱、家谱、宗谱、族谱的家人莫不

怀着不坠先人之绪的战战兢兢心情谨慎搜集文献；另外此类著作都经历长期不断的修

正、补充，所以它除了永怀家风、垂范后世子孙的家庭教育作用外，也为学术史、社会史、

文化史、政治史、风俗史等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原始素材。

全祖望《重修全氏族谱》是对其家族由北方南迁及在江南繁衍发展的探讨，其中牵涉

了江南诗社、画社、心学、家学、遗民、隐逸、君王、外戚、大臣的史料，不仅是移民史、方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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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，也是江南史的重要史料。《全氏族谱》始修于元代，初为28卷。明嘉靖年间18世孙

全元立续修，明万历年间20代孙全天叙三修，清世祖雍正间23代孙全书（吟园）四修，清

高宗乾隆间24代孙全祖望五修（见民国二十四年《浙江省鄞县通志·舆地志·氏族表

二》，第二册P.753，台北成文出版社版），历时500年5位家族名人的反复订正续补，使得

《重修全氏族谱》的文献价值日益增高。它不仅可以说明全祖望学术及人品的渊源，更可

以补充从南宋陆九渊到明代黄南山心学的空白，解释全祖望不喜邵廷采学问的原因并展

现浙江四明文风、节义和南宋末年的政治发展。

二、全祖望概述全氏家族风范

全祖望对自己的家族有很强烈的认同感，同时他一生的学术研究重点、著作方向及

性情襟抱都可找出其先人的影子。全祖望曾说：

府君（全权，迁桓溪之始祖）而降，旧德绵绵。咸淳八征士之高风，义田六宗老之

笃行，本然、本心之理学，修斋墨梅渔隐之雅韵，侍郎之直声，宫詹之清襟，非堂父子

之奇节，先赠公之孤标，此门户之所凭也。宗人其果能守之而不坠耶？①

全祖望称颂先人的“高风、笃行、理学、雅韵、直声、清襟、奇节、孤标”，认为此是“门户

（按：此处指“家族”）之所凭”，要求“宗人守之而不坠”。但是这些先人，除全元立、全天叙

于正史（《明史》）略提其名外，所有全氏之事迹都是付之阙如。全祖望在其诗文中，屡屡

对此表示遗憾，他说：

（南宋理宗之母、度宗之后、福王之妃均为东浦全氏）呜呼！当其盛时，不肯援洽

阳渭涘之宠，以博一宫。及其亡也，戚戚于残山剩水，是非百世之师耶？而况敦本睦

族之行又如斯，然而考之志乘，楼、余以下诸家，皆得纪录，而吾家缺焉。则以府君世

德，不言而躬行，既未尝为文以发之，岁久而易湮也。②

此处所谓“敦本睦族之行”“不言而躬行”说明全氏家族身为南宋皇亲国舅却不擅权、

①

②
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二十一卷，九四○页，《宝积庵记》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二十一卷，九三八页，《桓溪全氏义田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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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肯受封，实足为“百世之师”的另一门风。但是历史对于在鄞县居住已超过800年之

全氏，出现那么多的节概、孝友、义行、文学、书法、绘画、理学、仕绩、隐逸、遗民、忠烈、

闺风的可歌可泣事迹的世家望族，却没有予以相当的正视。然而他们的言行，不仅关

乎甬上（宁波）的文献，且对浙东学术与宋元明理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存在。

所以，全祖望在《鲒埼亭集》内外编中写了57篇，在《句余土音》中又写了10首《吾家故

迹》，一方面追思先德，作为自己为学做人的指南；另一方面保存家族文献，也就是为甬上

保存重要地方文献。因此，探讨全祖望的家族史，不仅对研究全祖望思想有必要性，而且

也可添补自魏晋以来浙东宁波史与江南文化史的空白，更可纠正许多对全氏家族以讹传

讹的错误。

三、全祖望论江左全氏与河北全氏

全氏世系，从董秉纯（全祖望学生）所编《全谢山世谱》及全祖望的《桓溪全氏祠堂碑

文》《东浦全氏祠堂碑文》《重修桓溪全氏宗谱序》《答族人祭始祖以下书》《辨吾家启东墓

志世系与厉樊榭》知全氏一族可分为江左全氏、河北全氏及桓溪全氏、东浦全氏。至于吴

下全氏则系伪托。寓杭全氏（全整一系）及翁洲全氏（全谦孙一系）则是桓溪全氏之别支。

湖上全氏则是在全天叙时由桓溪迁至湖上。大抵而言，全氏家族是有鄞县城内、城外之

分。故以下论述则仅就江左全氏、河北全氏及桓溪全氏、东浦全氏立论。而为配合全祖

望自述族谱的重点，将江左全氏与河北全氏合并说明。

全氏最早的祖先，有人认为全氏出于隗氏，或全氏本姓王，或先有全氏之名，其后改

姓泉，或出于殷王高宗之后。全祖望说，以上皆非。他说：

吾全氏出自《周官》泉府之后，以官为氏，其后以同音通于全，据《国语》隗姓之

分，亦有潞、洛、泉、余、满五氏，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。或曰：“全之本姓为王，汉元后

之族属，以避新都之乱易姓，如辅果。”或曰：“殷王高宗之后为全。”先公考正世谱，谓

二说皆无据。①

① 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十四卷，八四八页，《桓溪全氏祠堂碑文》。按：据民国二十四年《浙江省鄞县通志·舆地

志，氏族表二》：“《桓溪全氏宗谱》二十八卷，肇自元代。明嘉靖间十八世孙元立修，万历间二十世孙天叙

修，清雍正间二十三世孙吟园修，乾隆间二十四世孙祖望修。”（第二册，七五三页，台北成文出版社版）此
处先公指全书，著有《重修桓溪全氏族谱》。至于全氏改为泉，全祖望说：“《旧谱》指《北史》诸泉为临湘

（全怿）之后，谓其改姓。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，非泉氏之由全也。”（同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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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着又说：

全氏之著名于旧史者，自东汉桂阳太守柔始。其子大司马钱唐侯琮，以勋伐

起，孙吴尚主，于是江左戚里，莫如吾家。大司马兄子卫将军永平侯尚，以王舅。

诸子镇北将军都亭侯绪，以东关破魏功。临湘侯怿，以袭父业。都乡侯吴，以国

甥。其余如端、如翩、如缉、如靖、如祎、如仪、如纪、如熙，皆以侍郎、都尉、典兵宿

卫，既而孙■擅政（公元二五八年，丞相孙■杀会稽王孙亮，立琅琊王孙休为景

帝），寿春失援，临湘与诸弟诸子入魏。永平（北魏宣武帝）诛权臣不克，遇祸。全

氏始衰。至刘宋而光禄大夫孝宁侯景文继之，至陈而水部郎缓继之。孝宁以前多

用功业起家，水部始以经术为《易》《诗》宗。……临湘之入魏也，诸子弟皆封爵，故

河北全氏，不下江左。其后高齐有黄门侍郎元起。唐末有雄武节度使中书令师

朗，王蜀（即前蜀）之勋臣也。又有金州防御使师郁，仕孟氏（即后蜀），世为商洛

豪宗。①

由“孝宁（全景文）以前多以功业起家，水部（全缓）始以经术《易》《诗》为宗”，则经世

功业与研治经学乃全氏家族之传统。

其后，“入宋而商洛之族，阻兵被夷，而江左全氏复盛。盖自吾始祖侍御府君（全权）

上溯之至桂阳（全柔），其世二十有七。……府君之父中书令大贤，吴越时掌国政，至是

尚存”。②

自全柔到全权共二十七世，其中世系间断未能尽知，虽然如此，以江左全氏、河北全

氏之事迹言，仍然是有资格称为江南甬上望族。

四、桓溪全氏对全祖望的影响

全祖望是属于桓溪全氏南宅的一支。③全氏由钱塘迁居桓溪的始祖是全权，以下的世

系则如下表：

①②

③
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十四卷，八四八页，《桓溪全氏祠堂碑文》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十四卷，《桓溪全氏祠堂碑文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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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　全祖望桓溪全氏家族谱系

桓溪全氏地理变迁（会稽—桓溪—湖上）

在上述的全氏先人中，全祖望引以为豪的事迹有：

（一）藏书与抄书

全氏藏书较著名的有：全元立的阿育山房藏本、全少微的春云轩藏书、全天叙的平淡

斋藏书及全吾骐、全书、全祖望积三代研田之力而复得拥五万卷的双韭山房藏书。

一般藏书家都是购书而鲜少以抄书为藏书家的。全氏家族藏书则多靠抄书而来，这

是十分特别的现象。全祖望曾如此述说他家藏书历史。他说：

予家自先侍郎公（全元立）藏书，大半钞之城西丰氏。其直永陵讲筵，赐书亦多，

所称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。……先宫詹公（全天叙）平淡斋亦多书，……和州（全少

微）春云轩之书，一传为先应山公（全天授），再传为先曾王父兄弟（全大和、大科、大

程），日积月累，几复阿育王山房之旧。而国难作，尽室避之，山中藏书多，难挈以行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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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贮里第，则为营将所踞。方突入时，见有巨库，以为货也。发视，则皆古书，大怒，

付之一炬。于是予家遂无书。难定，先赠公（全吾骐）授徒山中，稍稍以束修之入购

书。其力未能购者，或手钞之。先君（全书）偕仲父（全馥）之少也，先赠公即以钞书

作字课，已而予能举楮墨，先君亦课以钞书。尝谓予曰：“凡钞书者，必不能以书名。

吾家自侍郎公以来，无不能书。……”吾乡诸世家，遭丧乱后，书签无不散亡，只范氏

天一阁幸得无恙，而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，得复拥五万卷之储胥，其亦幸矣。①

正因为家贫无力购书，遂以抄书作为藏书的主要来源。因此，虽逢兵厄，书籍散亡却

能很快又抄聚成书，这在藏书楼史上也是很特别的，也启示吾人抄书也能成为藏书家。

因为抄书，所以全氏“无不能书”，全氏家族出现了不少书法名家（如：全天麟以汉隶

名，全大震以草书名，全天骏以行书名），也注意碑帖的鉴定与摹写（全祖望有《天一阁碑

目记》及数十篇论碑的文章）。其中《天一阁碑目记》特别提及天一阁中所收藏之碑，明时

无人过问，清初黄宗羲、徐乾学、万斯同、冯南耕虽来天一阁抄书，但皆不及碑。因此，他

的《天一阁碑目记》是有关天一阁藏碑的第一部书。②

另一方面，抄书较购书而言是十分辛苦的事，自然要有所抉择。全祖望在《抄永乐大

典记》中说：

流传于世者，概置之，即近世所无而不关大义者，亦不录。但钞其所欲见而不可

得者，而别其例之大者为五。其一为经。诸解经之集大成者，莫如房审权之《易》，卫

湜、王与之之二礼。此外莫有仿之者。今使取《大典》所有，稍为和齐而斟酌，则诸经

皆可成也。其一为史。自唐以后六史，篇目虽多，文献不足，今采其稗野之作、金石

之记，皆足以资放索。其一为志乘。宋元图经旧本，近日存者寥寥。明中叶以后所

编，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，今求之《大典》，厘然具在。其一为氏族。世家系表

而后，莫若夹漈《通略》，然亦得其大概而已，未若此书之该备也。其一为艺文。东莱

《文鉴》，不及南渡遗集之散亡者，《大典》得十九焉。其余偏端细目，信手荟萃，或可

以补人间之缺本，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。则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，不可谓非宇宙间

之鸿宝也。③

①

②

③
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十七卷，八八六页，《双韭山房藏书记》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十七卷，八八八页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十七卷，八八九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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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知祖望抄书的取舍原则有三：1.流传于世之书不抄；2.无关大义者不抄；3.事

关经、史、志乘、氏族、艺文之书，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正后世之伪书者则在抄录之列。他

希望能在“取精”之下，多抄录有用之书，以达到书籍“用物宏”的效果。

全祖望的博学和其学术成就是与其“取精多用物宏”的抄书训练十分相关的。从父

亲的督促抄书与藏书楼以全元立的别业“双韭山房”命名，可见以抄书为字课兼具藏书功

能的全氏家风对全祖望的深远影响。

（二）直道而行，名节自励

在全祖望的先人中，全元立是最被称颂的先祖。他的主要事迹有三：1.反抗严嵩迫

害忠良；2.不肯为明世宗撰青词；3.与万鹿园（表）谦让牌坊。关于反抗严嵩一事，蒋学镛

《甬上先贤传》说：

全元立字汝德，登嘉靖十四年进士，授检讨，寻充经筵讲官，册封鲁藩。前此册

使俱有馈遗，公独却不受。王重之。手题九山图相赠曰：“此无玷太史装也。”大学士

严嵩方当轴，倾首辅夏言及杨、沈诸人相继赴西市，举朝冤之，而莫敢言。公愤然曰：

“使吾职台谏，当以言争。职廷尉，当以法争。吾职史，独董狐笔在耳。”作《告天文》，

极陈诸君子冤状，词义慷慨，嵩闻而忌之。①

这种“不畏权相，直道而行”的态度正是全元立一生的写照。在全元立奏劾严嵩之

后，明世宗诏令全元立撰写青词以祀天。这件差事，原是帝王拔擢大臣之恩惠，没想到全

元立竟婉辞。全祖望述说此事之经过，并称颂其难能可贵的节操。

先侍郎（全元立）事永陵（明世宗），风节卓绝，适有诏入直西内草玄。侍郎以为

不可，乃逊词以母老，愿南迁侍养。时同里袁文荣公（炜）应徙南院，闻侍郎之有此请

也，亟祈要人，愿得入直。侍郎即代之南，而文荣从此驯致大位。予考当时翰詹诸

臣，鲜有不以青词进者，但得入直，宫袍一品，立致要津。至南院，则左迁也。桂洲

（夏言）以侍西苑得宰相，垂老不肯戴道冠，遂为分宜（严嵩）所挤。新郑（高珙）属华

亭（徐阶）求撰文，不得，既登揆席，因修怨焉。荐绅先生，几莫能自重者。其时有阳

明讲学高弟，尚不能辞此席，特稍于其中寓讽谏，而时论已难之。南充陈文端公以却

桂洲代草青词之举，见重一时。则先侍郎之甘心于远出，而皭然不滓，足与日月争光

① 《句余土音补注》三卷《魏笏亭》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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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已。荆石作墓志，略叙其事，而《明史》失之。①

“皇帝诏曰”的压力是大于宰相严嵩的排挤。更何况朝中诸臣、荐绅先生、阳明高弟

都未能免俗应付，由此更见出全元立的“永不妥协”，是“足与日月争光”。
第三件事是紧接而来辞官归里与万表谦让牌坊。全祖望说：

前明都督同知鹿园万公，以大将有功于倭乱，而为理学名臣。其论漕事，尤切

中治道。盖古今儒将中第一流也。都督第在城中新街，实与先侍郎（全元立）居毗

连。鸣珂之里，文武鼎盛，而以讲学尤相睦。都督已登五府，养痾杭之西溪。先侍

郎亦官至院长。时有部使者，为都督树坊于街之两偏。其西曰都督衙，其东曰锦

衣里，成有日矣。适有自京师至者，语都督曰：“全学士以不肯撰青词，改南院矣。

南院一席，本应慈水袁学士往，袁自请留撰文，而全代之南。”都督瞿然起，曰：“有

是哉，学士之大节如此耶！”乃言于部使者，愿以东坊让之全氏。部使者以书来告，

先侍郎曰：“此当道为万公旌功也。鹊巢而鸠居，吾弗敢也。”亟为书以让都督，而都

督曰：“吾已言之矣。”是亦枌榆之佳话也。先侍郎终固辞不敢受，而都督亦遂并虚其

西。坊不果上。至今此两坊者，有双阙巍然而无横石，不知者或以为岁久而圮也。

先侍郎《阿育王山房集》，今已阙佚，然尚有与都督论学书，及和其淮上诸诗。因思吾

乡前辈荐绅先生，能以学行相镞厉，即让坊一节，则都督乐善之虚怀，侍郎不苟之介

志，皆可想见。陶公诗曰：“昔欲居南村，非为卜其宅。闻多素心人，乐与数晨夕。”斯

之谓矣。②

万表乐善（乐全元立不肯撰青词）之虚怀，全元立不苟（不苟且接受万氏之美意）之介

志，遂成为枌榆佳话。唯有素心（心思纯朴）的人，才能言所当言，行所当行，依据不同情

况选择适当的直道。这一点也是全祖望在仕隐之间及反不反清与品评人物高低时的衡

量准则。

全祖望的族祖全美樟“独与兄弟讲求佐王之学，尤以名节自励，熟于史、三汉、南北

朝、两唐纪传”。又劝张苍水折节改行，勿沉迷于呼卢狂聚之中。其后张苍水为督师，因

感恩全美樟，乃以女妻美樟仲子。不久，苍水殉国。美樟临终书末命曰：“吾未得为苍水

延一线，汝曹当世奉其祀。”③全美樟讲王佐之学，又善于提拔人才，感化顽嚣，对朋友的关

怀，不仅终身不改，且至死不忘。全祖望称赞他说：

①

②

③
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十五卷，八六○页，《先侍郎笏铭》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二十一卷，九四四页，《崇让里记》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八卷，七五七页，《穆翁全先生墓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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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呜呼！太白（李白）之识汾阳（郭子仪），其与先生之识督师，皆出于风尘物色之

外。一则为中兴之元老，一则为穷岛之孤臣。成败不同，而其无愧为天地间伟人

一也。①

全祖望一生极重友朋交情，又深受族母（即张苍水之女，全美樟之媳）影响，收集编纂

张苍水诗文、年谱，留意佐王之学，不可谓未受全美樟之影响。

全美闲为全大震之子，亦以名节自持。书法、绘画均工，尤以画马闻名。其画马之蓝

本实出赵孟■（松雪），以赵氏降元，故美闲羞提松雪，却说：“吾师者，宋遗民龚圣予（橙）

父子……其实圣予之马世无传者，侍御特重其人而已。”②

全祖望的曾祖父全大和，本生祖全大程及祖父全吾骐，于明亡之后，一族24人一日

尽弃诸生籍，隐居于东岙，时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，高隐学说：

谢皋羽弃其子行遯，终身不相闻问。郑所南则无子，未若全氏之骈聚。③

张其淦《明代千遗民诗咏》也说：

翳昔明社屋，四明多遗民。甬东聚忠义，鄞县尤彬彬。全氏弃诸生，一日廿四

人。况在世禄家，子弟沐国恩。大理与太常，金玉是友昆。眺彼东钱湖，亦有鲈与

莼。童岙最荒僻，万山莽荆榛。遂诛宋玉茅，且垫林宗巾。有子肯偕隐，北空真超

群。兰陔洁佳膳，寝门问晨昏。皋羽弃其子，终身不相闻。所南无后嗣，未若全氏

亲。沧桑既变幻，富贵如浮云。一门修汐社，吟罢同耕耘。孤山遯初子，千秋肃明

禋。世代炳节义，宗佑多松筠。④

全大和、全大程、全吾骐、全大震、全美闲、全美樟均与明末遗民往来频繁，而美闲更

身殉明朝。全祖望从他的先人与遗民的身上，发现一种天地的正气，所以，表彰遗民，不

使其泯灭，遂成为全祖望著作的主要特色。而全氏先祖的重视品性，看重节义，更深深影

响全祖望对人的好恶。

①

②

③

④
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八卷，七五七页，《穆翁全先生墓志》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二十一卷，九四七页，《先侍御画马记》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八卷，七五六页，《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阙铭》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十卷，十页，北京中国书店线装书本。又见周骏富编辑《清人传记丛刊》，（台北明文书

局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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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淡泊自持，优游艺文

桓溪全氏在明朝，官位较高的有工部侍郎全元立、礼部侍郎全天叙。全元立弹劾严

嵩，不撰青词，自甘归乡奉养双亲。全天叙纠举魏忠贤，返乡与友人结真率社，举林泉雅

会，修桃花堤，以振兴鄞地文风。全吾骐绝意仕进，不肯妄交，为思旧馆八子之一。全大

震、全天骐、全天麟、全美闲均擅书法艺术讲节概。全宗然亦不求闻达，且有志节。隐逸

成为全氏家族之主流思想。全祖望为全大震作墓志铭说：

不屑大魁节更高，布衣何妨独千古。①

对祖父全吾骐则说：

肥遯之节，固穷之操。其身则厄，其道则高。②

全祖望宁愿做盛世逸民，也不愿违已交病。而且这种隐于野之心，是“君子遯世无

闷，不见是而无闷，确乎其不可移也”。③在全祖望的诗文集中也有许多题画诗与碑帖文，

他并于宁波再举真率社，写成《句余土音》，于扬州主编《韩江雅集》，重视诗文的怡情功

能，这都与桓溪全氏的家风有密切关系。

全书，全祖望的父亲，他与全祖望的舅舅蒋拭之都教祖望要博览经史，读有用之书，

全书又重编《桓溪全氏宗谱》，要祖望善继其志。更增补《宋元甬上耆旧诗》十六卷，希望

祖望能留心甬上耆旧文献，以后全祖望的一百二十卷本《续甬上耆旧诗》就是在此基础上

的继承。此外，全大和、全吾骐、全书都有《水经注》的重校本，因此全祖望著名的《七校

〈水经注〉》可以说是家学渊源下的产物。

五、东浦全氏与全祖望的互动情形

东浦全氏是从宋太宗时全权之弟全兴算起，由于全兴无子，全权遂以次子全俎过继。

大抵而言，东浦全氏盛于南宋，至明稍衰。全祖望自号小泉翁，即因仰慕东浦全氏的全璧

①

②

③
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八卷，七五五页，《非堂先生墓碣铭》。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八卷，七五六页，《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阙铭》。
语出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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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字泉翁，号遯初子，为南宋末年月泉吟社之巨子，与遗民谢皋羽唱和）而来。现将东浦全

氏之重要且可靠世系列于下：

表2　东浦全氏家族谱系

东浦全氏地理变迁（甬上—山阴）

东浦全氏对全祖望的影响有三：

（一）义田制度与敦本睦族

义田制度于北宋时有范仲淹及其子范纯仁之推动，以廪乡人之穷者。至于专以义田

廪其宗人，在鄞县有三家，最初为楼宣献，其继为余鲁公，最后是全氏。它是由全菽和（汝

梅）四子（全鼎孙、全谦孙、全晋孙、全颐孙）一孙（全耆）三代六人合力建置。

全祖望述说建置之过程说：

府君（全汝梅）……草创义田条约，仿诸家之例。其贫者计口计日而给之，婚嫁

丧葬各有助，仅仅经始而卒，遗言诸子当成吾志。府君四子，……鼎孙与晋孙稍稍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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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颐孙、谦孙又以一顷益之。而鼎孙长子耆，……为踵益焉，共四顷，历三世而大

备。迨元至正二十五年，……申县给牒，以杜他故。于族中会推贤者一人司之，曰义

田局承奉。于是八宅之人，感府君之敦睦而无以谥之也，乃为呼之曰义田宗老。①

在全祖望看来，东浦全氏的义田有四层含义：1.它由祖孙三代六人合力完成，可说是

孝友的典范；2.义田的面积由1顷增至4顷，代表善心不竭；3.义田向官府立案，不仅产

权清楚，而且也有客观的监督者；4.推选族中贤者一人，掌管义田，可以适时支持需要协

助的族人。这样的义田制度，在重视“敦本睦族之行”的全祖望来说，是一个了不起的创

建。但正史不载，志乘不录，所以，全祖望要表彰它，而敦本睦族的义田正是儒家的理想

落实在以血缘为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。义田宗老六公的笃行也是全氏家族的继

世风范。

（二）全氏学统与陆杨心学

义田宗老六公中的全谦孙（字真志）、全晋孙（字本心），“皆学于陈侍郎和仲之门，为

陆文安公（九渊）、杨文元公（简）私淑弟子。其再传为黄南山（润玉），明初大儒也”。②而此

一学脉，不载于原黄宗羲所编《宋元学案》及《明儒学案》，四明的方志亦略去。

在全祖望看来，此一事实，有三层意义：1.全氏家族治陆学的学统，应自全鼎孙开始；

2.鄞县的陆学学脉，必须加此一段，才能将陈和仲与黄南山连接起来；3.全谦孙、全晋孙

研治陆学，从其字本然、本心与建置义田来看，他们是“儒苑中躬行君子”。唯有躬行本然

之本心，才是真能继承陆学。以后全祖望治经、治史、治理学、治文学都是从“本心”出发，

以笃行为主。他也认为唯有如此，才能得陆九渊、杨简之精华而去其不当之流弊。所以，

全祖望在增补《宋元学案》时，特别将全鼎孙、晋孙二人置于习庵（陈和仲）门人之中。

（三）不假权势，洁身自爱

在中国历史上，上层政治动乱的祸源，往往来自外戚。所以，王应麟对外戚的评价非

常差。虽然王氏是全祖望心仪的学者，但全祖望从东浦全氏身上，见出不是所有外戚都

是攀附权势，倾轧朝廷的。

依据《东浦全氏祠堂碑文》知：

（全兴）七传为太保唐公安民，八传为太傅越王份，九传为太师申王大中，太师徐

公大节，特进大声。……申王子为太师和王昭孙，徐公子为少师周公纯夫，少师节使

①

②

《鲒埼亭集外编》二十一卷，九三八页，《桓溪全氏义田记》。
《宋元学案》七十四卷，《慈湖学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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